
最近，海南医学院药学院教授曾念开和鹦哥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科工作人员蒋帅，
接二连三地收获到了来自真菌的惊喜，或者更确
切而言，是来自牛肝菌的惊喜。

去年9月，曾念开和蒋帅在国际主流的分类
学杂志《PHYTOTAXA》上，发表了关于新种“海
南黄肉牛肝菌”的研究论文；今年2月份，这两位

“真菌”粉丝又有了新惊喜——发现金孢牛肝菌
属一新种及一海南新记录种，分别为“中华金孢
牛肝菌”和“暗褐金孢牛肝菌”。目前，他们仍在
进行着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后面的
惊喜更值得期待。

“2009年7月底的时候，我们在鹦哥岭好汉
坡采到了50号标本，其中就有3号海南黄肉牛肝
菌标本、2号中华金孢牛肝菌标本，还有新种暗褐
金孢牛肝菌。”曾念开老师回忆说，那一趟采集，是
他第一次到鹦哥岭采标，没想到藏着这么多惊喜。

当时，正在中国科学研究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读博士的曾念开，选择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海
南牛肝菌物种上。在鹦哥岭为期4天的采集收
获中，有一号体型显眼的“大蘑菇”，十分引人注
目，这也是后来多次采标、科学比对后确定的新
种“海南黄肉牛肝菌”。

“海南黄肉牛肝菌主要特征是个体大，菌盖
直径成熟时可达20公分，而其他牛肝菌，菌盖直
径通常不超过10公分。”曾念开介绍说，最为有
趣的，是它奇妙的变色现象，用手触摸菌盖下的
菌孔以及菌肉，会迅速变蓝色，之后再变成红色，
最后变为黑色。

单一变色现象，在牛肝菌“家族成员”中，算
是常见的“技能”之一。云南人爱吃菌，对菌类的
认识也熟门熟路，以他们最爱之一“见手青”为
例，就具有明显的变色现象。顾名思义，“见手
青”指的是一类菇体被弄断或者擦破皮的部位会
迅速变成靛蓝色的牛肝菌，甚至只是用手指轻轻
按压菌褶，就能立刻发现变蓝。

据介绍，这类牛肝菌伤后变蓝，是由于具有
普尔文酸类化合物，这类化合物暴露在空气中，
就能够瞬间产生变蓝现象。

但海南黄肉牛肝菌的变色技能，比“见手青”
要高，它能开启“蓝—红—黑”三种颜色的切换模
式。在目前已知的牛肝菌中，单一变蓝色出现概
率约为40%-50%，而海南黄肉牛肝菌三变色较
为少见，夸张点说，简直是蘑菇“开挂”。曾念开老
师初步认为，这可能与它的生物防御机制有关。

同样具有色彩特点的，还有中华金孢牛肝菌
和暗褐金孢牛肝菌。

中华金孢牛肝菌最早描述生长于广东的亚
热带区域，如今第一次在海南发现，这个在分类
上属于牛肝菌目牛肝菌科的成员，和其他牛肝菌
不同的是，其孢子通常呈金黄色，因此得名“金
孢”。而暗褐金孢牛肝菌，作为一种尚未描述的
新种，因其菌盖呈暗褐色，故被曾念开和蒋帅命
名为暗褐金孢牛肝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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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肝菌标本需及时处
理，和它们“娇气”的脾性有
一定关系——它们喜欢阳
光，却不能暴晒；爱阴凉，湿
度却不能太大；放置时间长
了，则易腐烂。

这也是牛肝菌与生俱来
的特点。

与人们常认为的“蘑菇
生长于腐木、枯叶堆中”不
同，牛肝菌一般选择把“家”
安在森林中，选择与松树、山
毛榉等高大威武的树木为
伍，形成外生菌根，等到菌丝
萌发后，它们会渗入到树木
的根系中，吸取生长发育所
需要的养分。

简单来说，牛肝菌是森
林的“好朋友”，二者相伴成
长。

正如牛肝菌是森林的好
朋友，这些顶着大脑袋、形态
各异的蘑菇们，也是曾念开
和蒋帅他们的“好朋友”。虽
然和这群蘑菇打交道有时很

辛苦，比如捉迷藏式地找蘑
菇、采蘑菇；比如为了拍张牛
肝菌标准的“证件照”需要行

“跪拜大自然之礼”，但是，其
中的乐趣，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之前在福建发现了
一牛肝菌新种，当时研究确
定后，我把它命名为‘张飞网
柄牛肝菌’，因为该种菌盖是
黑色的，就像张飞的脸一
样。”说起牛肝菌的故事，曾
念开嘴角边不由自主地化开
笑容。

近段时间，曾念开和蒋
帅他们正初步整理100-200
种菌类资料，准备出版一本
鹦哥岭相关的菌类图鉴。目
前，牛肝菌还没办法脱离大
树而在实验室内进行人工繁
殖，因为牛肝菌依赖于复杂
完整的森林系统生长、与树
木之间共生关系的特点，所
以也决定了我们少见在室内
栽培的牛肝菌，有机会的话，
去野外认识下它们吧。

3月的季候月历，要带读者朋友们
走近的物种，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
物”，而是真菌。

在生物分类上，真菌与动植物并列，
独成一界。真菌这一“家族”的成员数量
庞大，形态各异，是个遍布着各种神奇物
种、充满惊喜的“小世界”。

牛肝菌，一般是指那些生长于地上，
子实体肉质，容易腐烂，且子实层为密集
菌管的真菌。

海
南
鹦
哥
岭
发
现
多
个
牛
肝
菌
新
种

中华金孢牛肝菌。

海南黄肉牛肝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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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2009年就
采到的蘑菇，直到最近才揭
开面纱，确定为新物种？

“这首先需要排除偶然
性，比如说，我们希望得知该
物种在其他区域是否也有出
现，生境是否有区别，要更准
确地把握物种的稳定性特
征。”曾念开说，像海南黄肉
牛肝菌，在 2013 年和 2015
年，他们又分别在好汉坡和
南开乡采集到了新的标本，
增添了海南黄肉牛肝菌的成
熟个体、半成熟个体和幼小
个体等不同形态野外标本。
而暗褐金孢牛肝菌的发现，
也有过2015年、2016年等多
次野外采集。

且不论科研工作者“处
女座”般严谨细致、较真严肃
的科研态度，事实上，要采到
这些被研究的蘑菇，就得耗
费上好些时间精力。

一般而言，到了雨季，牛
肝菌就开始在山里冒出来
了，但菌类的生长和长势无
法预计，只能靠运气。如果
对《舌尖上的中国》有印象的
话，就能明白采获牛肝菌是
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因为
它们的行踪太难捉摸，常常
隐匿在林子底下，并且生长
周期有限。

“牛肝菌细胞壁较薄，含

水量高，所以易腐烂。”曾念
开老师说，因为其生长周期
很短，就得掌握采摘时间和
有好运气，如果找不对地方
或不及时采摘，开伞的牛肝
菌就会腐烂掉或被虫子当成
大餐吃掉，这样的采蘑菇过
程简直“就像是在玩捉迷
藏”。

所以，想想看，2009年曾
念开在鹦哥岭好汉坡采到50
号标本时，该有多兴奋！

按照曾念开在中国科学
研究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读博
时导师的原则，野外采集标
本一天不宜超过20号（号是
对标本数的编号），因为牛肝
菌标本需要采标当天及时进
行处理，做完整的观察记
录。如果前期采集数量多的
话，后期对新鲜标本处理的
压力会相应增加。

“那天本来应该是下午
一两点左右下山，但我们采
到了四五点。”曾念开回忆
道。背着大大小小的采标
设备仪器和蘑菇，回到住地
后，紧接着他们就对标本进
行初步处理：测量菌盖、菌
柄、菌管、菌孔的相关数据，
解剖菌肉观察变色情况，烘
干保存……忙到了凌晨约
两点，他们才把 50 号标本
处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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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曾念开提供）


